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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争、政体与帝国是古代西方史著关注的三大主题。战争是万物之母，政体为善政之基，帝国乃西方古代最后的

归宿。西方古代史学家重视这三大主题的研究既是史家职责的使然，更是时代需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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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史学是世界上最值得重视的两大学问体系。就中国而言，史学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重史、爱史、用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把国家的兴亡作为其研究的重点。所谓稽

“兴衰成败之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承前世之史，有鉴于治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等

都是中国史学家长期思索的大问题。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实际上就是一门治国之学，是治国者必备之良师，资治之通鉴。那么，

古代西方的史学所研究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古代西方史学家主要考虑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我们在未

来的研究中需要认真总结、仔细探究的。本文只想就古代西方史学家较多关注的三个核心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学者

同仁。

 

一

 

战争是古代西方历史上的大事，是最大的国家政治。关注战争、关注战争的缘由既是西方古代政治家的重要任务，更是历

史学家思考的重点。

希罗多德是西方的“史学之父”。他书写的作品就叫《波斯战争史》，其探究的要点也放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发生的那

场战争以及战争的原因上。[1]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样属于战争史，属于当代性质的战争史。修昔底德认为：

波斯战争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最大的一场战争。但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地决出了胜负。[2]修昔底德

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比过去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大。[3]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

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遭流浪，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遭虐杀。

[4]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战争”几乎成了“历史”的代名字。近代的研究表明：描写战争的著作几乎占了希腊史学著述的五

分之四。[5]

进入罗马以后，史学家对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罗马崛起史。他写作此书的目的

显然是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即：“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

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6]他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告诉人们：“罗马人有充分的理由怀有创建世

界帝国的雄心，并拥有足够实力与手段来实现它的目标。”[7]波利比乌斯写作《历史》的最大特点是对战争进行综合性的研

究。他认为：“照目前的情形看，我知道有几位近代的学者仅就个别的战争，或和这些战争相关的事件，写过一些作品；但就

我所知，还没有人对那些事件做过总体、综合性的研究，以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起因及如何导致最终的结果。因此，我认为

不能无视或忽略命运之神最卓越、最有益的成就。因为，虽然命运之神总是不断创造一些新的花样，总是在人们的生活里扮演

角色，但她从来没有完成过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的作品、成就过这样的凯旋。我们无法指望从那些记载个别事件的历史中感

受到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仅凭轮流走访世界上每座最著名城市、或目睹它们各自的城市规划，就能立即得出整个世界的形

貌、组织和秩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8]对战争进行整体性研究是波利比乌斯留给后人的重要史学遗产之一。

应该说，在西方古代，思考战争的著作特别丰富。色诺芬的《长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撒鲁斯特的

《朱古达战争》等都是与战争有关的经典名作。色诺芬的《希腊史》、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

史》以及阿米阿努斯的《英勇业绩》等虽然没有以战争为名，但其内容也大多与战争相关。从现代意义上说，古典史学家显然

没有囊括后人所感兴趣的历史领域里的所有领域。“他们探究相当于我们所谓军事史和政治史的有限领域，几乎完全将经济、

社会与宗教现象排除在外”，[9]因此带有明显的缺陷。但就古代世界而言，这种缺陷恰恰又是西方史学兴盛的标志。因为战

争是万物之母，史学家选择战争作为研究的重点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更发挥了史家的强项，尽到了史家应尽的责任。

 

二

 

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古代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柏拉图的《理想

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等皆属于研究西方政治体制方面的名著，是人类文明

的瑰宝，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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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西方，最早对政治体制进行剖析的不是思想家，而是历史学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就在《历史》

中讨论过寡头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优劣。[10]修昔底德也通过伯利克里之口赞颂过雅典的民主政制。他说：“我们的

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

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

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

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

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

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

如此。”[11] 雅典的民主政制正因为有修昔底德的妙笔而传扬天下。到了罗马时期，波利比乌斯更把共和政治看作是罗马崛

起的主因。他认为，人们不能发现比罗马共和制更为完美的政治制度。因为由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三者混合而成且相互

牵制和配合的制度，可以应付一切非常的事变。“每当一些外来的共同危险威胁他们，并迫使其联合行动、互相支持时，国家

的力量便会变得格外强大，以致任何一件需要做的事都不会被忽略，因为所有三方都热心地竞相提出应对危机的方法。任何决

定了的事都能得到立即实行，因为所有的人于公于私都会为完成既定的任务而通力合作；因此，这种特殊形式的政体，具有不

可抗拒的力量，即它所决定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当他们再度摆脱了外来的威胁，收获了他们的胜利所带来的好运和丰硕

的成果，并且在安享繁荣之时，像屡见不鲜的那样，他们被阿谀和游惰所腐蚀，变得傲慢、专横起来。而恰恰就在此时，我们

看到国家本身已为它所患的这种疾病，提供了一种补救的良方。这就是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当某一部分长得跟其他部分已不相

称，企图取得优势，并且有变得过分揽权的倾向时，由于上面所举出的理由，即三者之中没有一个可以专权，一个部门的意图

要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和抵制，所以，很明显的，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或者以轻侮的态度对待它们。

事实上，各个部门始终都保持着原状。这是由于任何越权的行为都会受到制止，而且每个部门从一开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

的干涉。”[12]波利比乌斯的评价虽有某些溢美之处，但它确实为人们正确认识罗马政治体制的先进性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

据。

阿庇安是帝国全盛时期的史学家。至阿庇安生活的时代，罗马已经经历了三种政体形式。阿庇安以贯通的方法审视罗马政

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置这些政体形式于罗马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他认为：“罗马人虽然占有了一个包括这样多、这样大的

一些民族的帝国，但是罗马人辛勤操劳了五百年，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在意大利本部巩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时期的前

半段，他们是在国王统治之下；但是他们驱逐国王，宣誓不再受国王统治之后，他们就采取了贵族政治，每年选举他们的统治

者。在这五百年以后约二百年中，他们的领土扩张得很大，他们在外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使大部分国家处于他们的统治

之下。盖约[朱理亚]•恺撒打败了他的政敌[13]之后，他本人取得了最高的统治权，他使这种权力加强、系统化和巩固起来；

他虽然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和名义，但却使自己成为一切的绝对统治者。这样，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14]政体一直是君主政

体；但是他们没有称他们的统治者为国王，我认为这是由于遵守古代誓言的缘故。他们称统治者为大元帅（imperators），这

个称号过去也是那些在军队中暂时负担总司令职务的人的称号。但是事实上他们正是国王了。”[15]不过，阿庇安并没有把他

认为的“君主政制”与腐败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阿庇安眼里，罗马的君主政治还是很成功、很高效的。因为从这一政治

出现到阿庇安生活的近二百年的时间里，“罗马城已经大大地美化起来了，它的收入增加得很多，在长久和平与安定的时期

中，一切都已经向持久的繁荣进展。有些国家被这些元首并入帝国之内，其他一些国家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了。因为他们占有陆

地上和海洋上最好的部分，他们的目的，就整体来说，是以谨慎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帝国，而不是想无限地扩充势力来统治贫

穷而又无利可图的野蛮部落……他们用许多军队驻守在帝国四周，把整个陆界海疆防守成看似一个完整的要塞一样。”[16]由

君主政制替代共和政制显然是波利比乌斯所不曾想到的。

当然，对政体形式作过专门研究的古典史家还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西塞罗、李维、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等。他们皆以丰富的

历史事例向世人叙说史家对政治体制的看法。或赞共和之精神；或斥暴君之误国；或颂元首之英明。言虽然不一定为当时统治

者所重，但它确实为后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系。

 

三

 

 帝国是西方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也是西方古代历史学家经常进行比较的主题，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不过，由于受

历史、自身条件和作品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历史学家对帝国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

 为了说明并突出自身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波利比乌斯选择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帝国与罗马相比，结果发现：“波斯人在一

段时期里曾拥有强大的权力与广阔的领土，但是他们每次试图冒险跨越欧亚的边界时，帝国的安全便会受到威胁，甚至会置自

身的生存于危险之中。拉西第梦人在结束了多年的希腊争霸战争之后，最终获得了霸权，但他们也仅仅保留了不到十二年的时

间。马其顿人在欧洲的统治限于亚得里亚海延伸至多瑙河流域。而这只占整个大陆很不重要的一部分。随后，他们推翻了波斯

帝国，成了亚细亚的主宰。虽然从地理和政治上看，他们的帝国即使至今还被视作是业已存在过的帝国中的最大一个，但他们

仍将世界上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区留在帝国的疆域之外。他们甚至从未试图对西西里、撒丁或利比亚这些地区进行扩张，而且

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欧洲西部那些最凶猛好战的种族也一无所知。然而罗马人则不同，他们不只是将世界上的局部地区，而是

将几乎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其拥有地域之广前无古人，而且在未来也不会出现真正令其恐惧的对手。]”[17]虽然

波利比乌斯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但他对业已存在或存在过的帝国的描述还是较为准确的。

 晚波利比乌斯近一百年的狄奥尼修斯也把罗马帝国作为其研究的重点，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版图的广阔”，还是

“在和平和战争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成就维持的持久性方面”都无法与罗马相提评论。[18]他的《罗马古代史》考

镜源流、辨彰学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罗马帝国的“前世”面貌，从“前世”中导出现实帝国罗马的合理性。他坚信：他选择

的主题是崇高、高尚而且对许多人是很有用的。[19]

 李维是奥古斯都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对帝国成长的传统怀有敬意。他坦言：“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具有比（罗马）更伟大、

更神圣、更富有杰出的典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罗马那样如此长时间地将贪婪和奢侈杜绝于社会之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

家能对清贫和简朴的生活保持如此特别的敬意和如此长久的尊重。”[20]他要求人们要更多地关注下面两个问题：1）以往曾

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世风，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方法支撑起和平和战争时期帝国的治权，并将其拓展扩大。2）

随着纪律的逐渐松弛，世风是如何始由缓慢下沉，到急转直下，最后堕入彻底崩溃，以致一直延续至今的。[21]在“既不能忍



受自己的病痛，也不能忍受为消除病痛而采取的解救措施”的情况下，李维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

档案中找到各种范例，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效仿的榜样，并竭力戒除源自始点的失误。[22]史家的爱国心、帝国情由此可

见。

 阿庇安总结了罗马七百余年的发展，对“罗马广阔的领土”和“帝国维持时间的长久”深有感触。他把帝国罗马成功的原

因归结为：谨慎、幸运，以及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超越其他所有的民族。在罗马人牢牢掌控自己的势力之前，“他

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

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

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

为机智聪慧的报酬。”[23]阿庇安以记事本末的形式按顺序把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展示给了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史家没有写成探究罗马帝国灭亡的史著。而后世的吉本正好利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弥补了西方古代史

家留下的缺憾，使《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人类不朽的名著。

 

毋庸置疑，战争、政体与帝国不是西方古代史家所关注的全部，但确是他们思考的核心。总结和梳理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

和关注的重点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但它肯定是史学史研究领域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是时代

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无论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史学的价值、反思史学的功能还是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的文化传

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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